
62 63原教界2021年02月號97期 原教界2021年02月號97期

Extension延長線 延長線
從日本經驗觀察大學社會責任與原鄉地方創生

結，協助振興地方並解決地

方的問題，另一方面培養在

地所需人才，讓學生能留在

地方就業。到了2021年，文

部省更推出「大學的區域振

興人力資源教育計劃建設項

目（COC+R）」，由大學、

地方公共組織和公司等各種

機構合作建立教育課程與資

源平台，以培訓該地區所需

的人力資源，並整合相關就

業項目。以台日兩地政策交

流的頻繁程度來看，也許沒

多久我們就會看到這類人力

資源平台的出現。

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

推動過程中，「原住民部

落」毫無意外地成為重中之

重。若我們單以「部落」為

關鍵字搜尋，第一期計畫有7

個與之相關，第二期計畫則

有10個，而如果我們細究這

些計畫與部落之間的互動方

式，或許可以分為三類。第

一類強調「地方教育」，像

是過去「山地服務隊」的轉

型，重點放在協助部落孩童

培養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

效、轉變教師與家長觀念，

以提高部落對下一代教育的

信心。第二類強調的是「地

方產業」，試圖從部落特色

產品行銷切入，雖然在地方

創生大旗下蓬勃發展，但實

際上等計畫結束，誰也說不

準會如何。第三類，我以為

最為關鍵，但實際上卻少被

提及的，是大學作為部落爭

議政策的「支援體系」，為

土地政策、傳統領域、狩獵

議題等政策提供深入研究，

即使大學本身就是被質疑的

對象，也義無反顧。不難想

見，前兩類計畫在短期內可

以獲得成效，而我卻以為第

三類計畫才是前兩類行動能

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觀察日本COC+計畫

會這麼說，當然是從日

本COC+計畫的執行經驗所觀

察到的，只是這次我們得把

視角放回地方。日本瀨戶內

海島群本來雖著重工業生產

網絡移出而經濟衰退、人口

老齡化，近年卻因為瀨戶內

海藝術季而成為日本地方創

生的示範場域。其中，位在

瀨戶內海海域中央的大崎上

島，產業以漁業和漁船造船

業為主，由於島上多為山坡

地，現致力於栽培蜜柑、廣

島檸檬等水果。上崎大島自

2015年起，為日本COC+的重

點區域，包括廣島海事大學

等學校都以上崎大島作為學

校發展地方議題課程的場

域，藉著大學作為社區知識

中心的功能，強化大學與地

方的連結，協助振興並解決

地方的問題，並培養在地所

需人才，讓學生能夠留在地

方就業。

然而，在廣島海事大學

說
也奇妙，四體不勤的我

過去一年都在泰雅的山

林裡亂跑。不管是與科教館

發酵多樣性計畫的夥伴在新

竹尖石與小米方舟團隊學習

小米發酵，或是在桃園比亞

外部落見習陽光伏特家的太

陽光電鋪設專案，甚至跟台

大「大學plus」團隊持續在宜

蘭南澳與原專班、社區組織

的朋友一同摸索移地學習的

諸多可能，對從沒接觸過原

民議題的我來說，這一年像

是補課般要處理許多資訊，

卻又在過程中打開許多有趣

的思考議題。

在讀博士班的時候，未

曾想過後來在大學的教學工

作需要在校園之外這麼多不

同的場域遊走，但回首這幾

年高教現場，以場域為教

室、帶學生進社區、解真實

的問題、提各樣的方案，已

經是常見的教學方式。到了

近年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大學不只是教學研究單位，

還肩負地方創生的任務。

以大學作為社區知識中心

從政策研究的角度來

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除了

是教育部過去幾年相關課程

改造計畫的延續，也參照了

日本文部科學省從2013年就

開始推動的「地方／知識基

地的整備事業（大學COC事

業）」與2015年啟動的「大

學作為地方／知識基地的地

方 創 生 推 進 事 業

（COC+）」，試圖以大學作

為社區知識中心的功能，一

方面強化大學與地方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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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結束後，上崎大島

町政府不但沒有停止相關政

策，反而在2019年提出「教

育之島」的發展策略，以町

政府為核心，串連地方原有

的歷史文化教育，以及大學

教育網絡（包括COC+，以及

美國Atlantic College的夏季學

校），形成從幼稚園到高中

一貫的地方學習網絡。這樣

一個以地方學習網絡為基

礎，結合外部單位跨界學習

的夏季學校，一方面延續日

本行之有年的「山林

學校」，另一方面則

接上近年以Minerva大

學為代表的「遊牧學

習」模式，可說是為

地方組織在後C O C+

時期開啟新的可能。

政府補助是毒藥

畢竟，就像木下

齊所說的「政府補助

是毒藥」，一個地方

創新方案如果不能找

到永續發展的經濟模

式，單靠政府預算補

助延續生命，那終究

是曇花一現。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也是如

此。地方教育也好、

地方產業也罷，如果

不能找到一個讓地方

自主成長、解決問題的方

式，那等計畫結束，大學撤

場，一切恐怕歸於烏有。而

台灣原鄉部落與日本地方鄉

村的差異更在於，從日治時

期以來的國家治理模式在社

會網絡與知識體系上削弱了

原鄉部落原有的自主學習能

力，以致於部落在面對地方

創生議題時，不但一遇到問

題就會習慣性地向外尋求支

援，外界也會習慣以山服視

角將部落看作需要支援的弱

勢。這種單向開展的實踐模

式，將導致部落的實作經驗

與在地知識沒有沒辦法匯

流，以致於部落組織工作無

法橫向連結，這都降低了部

落實踐經驗的社會影響力。

因此，地方產業發展只是表

象，地方教育模式才是內

裡，而部落成員如何在與大

學合作的過程中建立起自主

的、有機的、持續的地方學

習網絡更至關重要。

「反省」的必要性

當然，對於體制

教育的反省，一直是

原住民「還我土地運

動」中關鍵的一環，

我們也看到一代代的

部落青年試圖在有限

的資源下，傳承著有

活力的行動策略，雖

然在行動過程常造成

某種緊張關係，卻又

是必要的那根刺。而

大學團隊在與部落夥

伴合作的過程中，恐

怕不要只看到「活

力」的一面，更要反

省「緊張」的那一

面。好比說，當我們

在與部落獵人走狩獵

路徑時，除了在身體

上認識到彼此體能落

差、在知識上讚嘆陷阱的力

學智慧，能不能在文化中反

省狩獵行為對部落傳承的重

要性？又好像，當我們在教

導部落青年操作Google Earth

等GIS系統以重建傳統領域範

圍時，能不能從他們嘻笑練

習的飲酒路線、逃學路線中

反省他們實際的生活空間與

我們的浪漫想像之間有著何

等落差，又該如何面對？最

重要的是，當我們能不能從

原專班教師推動實驗教育的

焦慮中警覺到教育現場各種

資訊、權力、慾望的流動，

其實是相互連結牽動的？

發展「地方學習基地」

大學教育正在轉變，我

們從過去的授人與魚，開始

轉向教人釣魚，而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或許可以更進一步

反省的，是向部落學習「什

麼是魚」。倘若大學能藉著

與部落共學而謙卑地反省自

己與國家、土地、生態之間

的關係，才能真正地改變現

存大學與部落的合作模式。

畢竟，地方創生的出路不只

是觀光旅遊文創商品。部落

與學校合作經營「地方學習

基地」，一方面能藉著結合

博物館群、在地高中職、地

方團體組織，賦予部落未來

更多的動能，另一方面也能

在協助不同高校師生移地學

習、在地研究的過程中創造

當地就業機會。至此，大學

做為部落在地學習網絡的一

份子，將能發揮更大的社會

影響力，並且帶動地方社會

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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